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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游街的那些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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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游街位于城关海游镇，街以镇
名，足见其重要和不一般的影响力。

海游镇原是一个半农半商的集
镇，除海游街还像城镇外，其余和农村
一个样，各村居民隔三差五都要到海
游街走走看看，每逢农历二、七的集市
日，周边乡村的男女老少更是要到海
游来赶集，尤其过年过节，海游街上则
是人山人海，川流不息。

海游镇含有两条街，一条俗称横
街，一条俗称中街，我家原住在横街西
边的中间，父亲当年做裁缝，颇有些名
气，我又生于斯长于斯，对这里的各行
各业也就了然于心。

横街为南北走向，原长约 100米，
宽约5米，横街的建筑除北端三角坛
建有两间三层楼房外，皆为二层木楼
结构。最有名的当属横街西边的三家
商店。一家是永大棉布店，一家是鼎泰
南北杂货店，都讲信誉、重质量，生意
素来兴旺。而在两店之间，则是养和堂
药店，有三间门面，后门外还有一块
160平方米的园地，栽有各种药草，除
药材批发、看病配方外，还自制各种
丸、散、胶、丹，在当时算是独具风格。

随着时代变革，1956年，这三家
店和父亲的裁缝店都被拆迁，在原址
建起六层的钢筋混凝土大楼，开设百
货商店。之后，又由南至北建起电影
院、医药商店、公安局等大楼。

在横街东边的旧房亦被拆迁，建
起海游镇卫生院、供销合作社、服装
社、五金交化公司、新华书店、糖烟酒
公司等。整条横街北扩到海游大坝，南
拓到丹峰山麓，长度延伸到 300米，宽
度则拓展为 10米，现在横街两边，大
多是租在这里的外来商家，开设有百
货商店、医药商店、服装店、皮鞋店、金
银楼等，如林之多，不一而足。

中街，又称老街，为东西走向，长
约 200米，宽 6米，上街头和下街头原
建有卷洞门，后倾圮，在下街头卷洞门
的拱顶上原写有“紫气东来”四个大
字。中街的建筑除下街三间拆建为钢
筋混凝土楼房外，都保留着原来的二
层木楼结构。其中最著名的商店有四

家。
一是履端南货店，在三官堂（即

现在佛教协会），其经营范围除南北
果品、海参、鱼翅、燕窝、火腿、蜜饯、
食糖、罐头、瓶酒等高档食品外，又
自制蜡烛、酱油、豆腐乳和豆腐干等
豆制品，并兼营“美孚行”的火油，

“美英烟草公司”的香烟，“卜内口公
司”的化肥，商品甚至远销宁海、天
台两县。

二是恒大糕点店，恒大店的糕点
非常有名，但更有名的是老板娘叶招
妹。她是抗日战争时期台州特委三门
联络站的交通员，1987年去世时，已
是 99岁高寿，而在海游镇为她举行的
追悼会上，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海游区
工委部分党员特意送来一幅挽联，上
写：“廿九丧夫尽心教子带孙苦苦辛辛
非容易，八年抗日履险支持我党风风
雨雨不平凡。”

三是信记渔行，它是台州六县颇
有名气的海游街六爿渔行之一，主营
水产品，兼营南北杂货、瓜菜水果、尤
以运销鲜、干黄鱼、带鱼、鳓鱼、目鱼以
及虾皮、白鲞为大宗，并有鱼胶、鱼翅、
鱼皮等高档商品。1951年，海游镇将
濒临倒闭的信记、立大、立生、万隆、万
泰、元大等六爿渔行合并，开设“大生
渔行”。1955年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
造时，“大生渔行”转为公私合营，此后
以“大生渔行”为基础，建立“地方国营
三门县水产供销公司”。

四是三友合记电灯碾米厂，1948
年农历七月初一正式发电，全镇轰动。
工厂白天碾米，夜里则发电到 11时，
除夕则全夜发电，从而结束了煤油灯、
美孚灯照明的历史。1952年7月由政
府接管，于是“三友合记电灯碾米厂”
变为“地方国营三门电厂”。

从历史沿革来看，当年中街是商
店、渔行一条街，而现在则是服务、首
饰一条街。如今从上街头到下街头，大
多是租在这里的外来商家，开设的多
是名为唯美、靓衣、美眉、幸运、一品秀
等服饰店，或号为神龙、天龙、金龙、飞
龙、双龙等首饰店。

小雄
小雄因村居大雄山之东而得

名。
清代分属临海县保乐乡小雄

庄、张司岙庄、梅岙庄、吴都庄和山
场庄。民国29年（1940年）三门建县
前后均属小雄乡和山场乡。1949年
解放初沿用旧制。1950年 8月从小
雄乡分设小雄、道头 2乡，山场乡分
设山场、吴都 2个乡，今小雄镇分属
小雄、山场2乡。1953年4月又从山
场乡拆建梅岙乡。1956年2月，撤吴
都乡，大部分回属；撤梅岙乡，所有
区域回属。1958年冬改建小雄、山场
2个管理区。1961年成立小雄、山场
2个公社。1983年11月，政社分设，
为小雄、山场 2乡。 1987年 10月，

小雄乡改制为小雄镇。1992年5月，
撤区扩镇并乡时撤销山场乡，其所
有行政区划并入小雄镇。

泗淋
因其地环山带海，泗水淋漓，有

东山之水灌溉，故名。
清代分属临海县保乐乡泗淋庄

和张司岙庄。民国29年（1940年）三
门县建县前后，均属小雄乡。解放初
沿用旧制。1950年 8月由小雄分设
泗淋乡和道头乡，1956年 2月撤道
头乡，大部分区划并入，1957年 3月
重建道头乡，划入部分又划归道头
乡。1958年冬改建泗淋管理区。1961
年与道头乡合建泗淋人民公社。
1983年10月，政社分设，为泗淋乡。

耕海 “小舟从此逝，沧海寄余生。”海边的人，终日与海为伴，在他们眼里，海即是田，

而他们也默默守着这份海，默默地耕耘。郑志狄的这幅《耕海》以黑白色为主基调，

形象地展示出一幅恬静的海景，而在恬静中，一个辛勤的耕海人却又在静寂中跳动

出生的气息。

很久没到过乡村。乡村于我，就像个
久远的梦，越来越远，也越来越模糊。

小河淌水，鱼翔浅底，麦浪翻腾，百果
飘香，牛羊成群，野花芬芳……这是我心
目中的乡村画卷，当然，还有摇着小碎步
的老外婆。

树在乡村，也只是一道寻常的风景，很
多地方村前屋后都有树，风水树，发财树，
景观树……树于乡村而言，不可或缺，它往
往与村子一样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偶然见到这棵树，是在偶然的一个时
节。见到它，我觉得自己很渺小，我得仰视
它，得将视线转半个圆的弧度才能看完整
它。它立于河的这边，却将整个枝干伸向
了河的那边，并将浓浓的绿荫覆盖了一座
古桥。桥很古，村里最年长的老者也说不
上它建造的年代，从它斑驳陆离的桥身也
能看得出它历经的风雨沧桑。树与桥，还
有坐在桥上乘凉和看风景的人，构成了一
幅天然的乡村画图，像从唐诗宋词里走
出，像清明上河图中最闪亮的一个片段。

不知道当年谁将树的种子衔来于此，

不经意的一笔，竟成为村里最美的风景。
树深深地扎根于此，并将此地作为它一生
的归宿，也许村庄并不富裕，也许来来往
往的人们并没有过多留意它的存在，它很
认命地看着寒来暑往寻常的人间风情，聆
听泉水叮咚美妙的乐音，它早已将自己作
为了村庄一分子。

多情一如此树，钟情更如此树。
它爱这里的天空，爱在枝桠间筑巢的

小鸟，爱在树荫下纳凉的人们，爱四季轮
回不变的风景，爱岁月流走刻在它身上的
年轮。

我不是村里人，只是匆匆邂逅于此的
过客，也许过不了多久，就会将此段经历
在记忆里抹去，又会路过别的更多的村
庄，遇见更美丽更伟岸的树。我期望有这
样一棵树，当我倦了累了困了的时候，放
下所有的包袱，卸下心里所有的负重，枕
着它粗壮温暖的树干，美美地睡上一觉，
心里不再难过，飘泊的脚步就此停驻，天
空不再有阴霾，醒来后是一个爽朗的艳阳
天。

●李丽君

幸福花
深秋的午后，无意间在一家花店门口

驻足，让我认识了这盆幸福花。
这是一盆最不起眼的盆景。小小的绿

叶丛中，零星地点缀着些紫色的小花，没
有沁人的芳香，没有硕大的花瓣，没有支
撑它的坚挺的花枝，它只是弱弱地立着，
淡然地开放着，乍看，就像是野外山上随
处可见的小草花。

我就是被这么一棵随时都可以被忽
略的小草花深深地吸引了。

店主说：因为它四季都会开花，就像
幸福一样绵绵不绝，所以叫幸福花。

多美好的解释啊！
曾几何时，忘了幸福的颜色，以为是

跟黑夜一样的颜色，曾几何时，人生的字典
里少了幸福两个字，以为它会在某个时段
自然而然地成为过去。原来幸福竟是这样
美丽的颜色，让人四处寻觅，竟是躲在这个
被人遗忘的角落里，让人淡忘，却在不经意
间重又映入人的眼帘，让人忘了颜色，却又
以一种惊艳的色彩被它深深地吸引。

小小的幸福花，绽放在深秋午后街头

的阳光里，不在意人来人往有多少人留意
过它的存在，只是无声无息地开着花，以
它自己独有的魅力诠释着幸福的颜色和
真谛。

我是在刹那间感觉一股暖流涌上心
头的。其实幸福并未流走，它存在于各个
角落，视线能及的，和视线不能及的。它其
实也是以各种形式存在的，你能感受到
的，和你所感受不到的。当我们在慨叹幸
福离我们远走同时，幸福其实一直陪伴在
我们身边。一句话让我们感动，一朵花让
我们兴奋，一首诗让我们反复呤诵，一个
人让我们念念不忘……你能说这不是幸
福吗？只是我们因为种种原因忽略了幸
福，淡忘了幸福，曲解了幸福，丢弃了幸
福，以至于幸福如手中空空的沙漏，而沙
子早已流走了。

我买走了这盆幸福花。回到家，给它
换上了一个白色的花盆，摆在了客厅里最
醒目的地方。幸福花在白瓷盆的衬托下，
更加美丽。我一定会悉心地呵护它，就像
呵护我的幸福。

那棵树，深深地扎根于此


